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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台 下

陆东辉，1967年7月出生，籍贯江苏省高邮市，浙江

鸿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杭州市扬州

商会副会长，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

从事安防、智能建筑行业工作近三十年，带领鸿远公

司发展成为一家全国化运营的大型安防、智能化工

程企业。个人曾获杭州市科技进步奖，拥有软件著

作权及实用新型技术专利25项，多次荣获全国、省、

市优秀企业家称号。

他是生于新疆的高邮人，也是扎根浙江创业的高邮
人。从辽阔边疆到温润水乡，从机关单位到投身商海，父
母传承的“善良本分，厚道勇敢”的高邮特质，早已融入他
的骨血。他就是浙江鸿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东辉。

在安防与智能建筑行业深耕的三十年里，陆东辉以
“企业报国”为理想，创立了“雁群文化”企业管理体系，用
技术之笔，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智慧城市建设的标杆项目。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高邮的基因，虽然这颗种子播撒在祖
国的边疆，但高邮永远是我的第一根脉。”谈起家乡高邮，
陆东辉语气坚定地说道。

血脉连乡根——
离家的鸿雁涌动着高邮的基因

“我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祖祖辈辈都是高邮
人，可以说，我的高邮‘血统’很纯正。”采访伊始，陆东辉便
介绍道。当年，年轻的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从鱼米之乡
远赴大漠边疆支援祖国的化工建设事业，成为新中国第一
代“化工人”。他告诉记者，父亲从扬州大学化工系毕业
后，先后任职于兰州化肥厂和新疆化肥厂，母亲毕业于高
邮师范，也跟随丈夫的脚步在祖国边疆扎根。“有了化肥，
农业粮食亩产翻几番，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陆东辉说。

尽管生长在新疆，但陆东辉的成长始终浸润着高邮的
文化基因。“小时候我吃的是高邮口味的饭菜，听的是高邮
的乡音。”陆东辉说，虽然远在边疆，父母的生活习惯并没
有改变，那份高邮人淳朴善良的特质更是深深烙印在骨子
里。

这份跨越山海的故乡情结，早已化作了陆东辉成长路
上的精神底色，塑造着他胸怀家国、敢闯敢拼、坚守本心的

品格。
“小时候总觉得新疆的风很大，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

样割脸。”陆东辉说。那时候，父母忙于边疆建设无暇照顾
子女，他从小在化工厂的集体托儿所里，和从祖国各地汇
聚于此的娃娃们一同长大。学习也全靠自觉，听老师的
话，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父母身上的“高
邮人的坚韧”也影响着他独立自强。

父母身上为国家奉献、不畏艰难的精神，成为了陆东
辉最好的榜样。1984年，他以新疆昌吉州第二中学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新疆大学。“物理是我最差的科目，越薄弱就越
要攻克。”为此，陆东辉选择了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这份不服输的韧劲，正是高邮人敢于挑战困难的特质写
照。

1988年大学毕业，陆东辉被分配到杭州市计划委员
会，先后在工业处、经济信息中心等部门工作。1992年，他
响应“文人下海”的号召，曾任杭州市政府信息寻呼台总经
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从无到有、积累了宝贵的企业管
理经验。

1997年初，陆东辉创办浙江鸿远科技有限公司，成为
国内最早涉足智能建筑、智能交通、数字化校园以及智能
化医院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他也开启了安防与智能
建筑领域的深耕之路。如今的他，不仅是企业“当家人”，
更身兼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杭州市智能建筑
专委会秘书长等职务，成为行业的领军者之一；而他所从
事的数字安防、智慧城市领域，从产品到服务，目前已发展
成为全球领先的行业，被浙江省委省政府列为“一号工
程”。

鸿雁踏征途——
领航的鸿雁闯出了行业的天地

带着高邮人的风骨与韧性，陆东辉将“雁群文化”注入
企业发展内核，引领鸿远在智能建筑领域攻坚克难、屡创
佳绩。

“企业创办近三十年，‘雁群文化’是我始终倡导并坚
守的企业文化核心。”陆东辉说道。作为一家全国化运营
的大型智慧城市建设高新技术企业，鸿远已累计承接各类
智能化及安防工程850余项，获得近百项优秀工程奖杯和
荣誉。在一个个标杆项目的攻坚中，“雁群文化”的力量被
不断印证。

六和塔是杭州著名的风景区。10年前，鸿远公司承接
了杭州六和塔景区照明工程建设任务。千年古塔的“点亮
工程”要求“不许钉钉子、不许拉电线”。面对如此严苛的
要求，陆东辉没有放弃，他带领团队日夜钻研，最终成功攻
克了设计难题。通过远程控制升降柱，泛光照明技术让光
源通过升降柱投射到塔身，从而照亮古塔。“台风来临时，
升降柱可降至地底避险，既实现安全照明，又守护了文物
原貌，这种照明方式在当时的古建筑照明里都是绝无仅有
的。”陆东辉骄傲地说。

新冠疫情期间，鸿远公司被“点将”承接了福建省的
“火神山”、“雷神山”——泉州市方舱医院智能化项目。当
时正值春节期间“封城”，人员被困、物流停滞、银行歇业，
而正常6个月的工期更是压缩至15天。“大家冒着随时可
能被感染的风险‘逆行’，高层带头，工程师24小时作业，有
人面瘫了仍坚持工作。”陆东辉回忆道：没有设备，团队便
拆借其他已建成但未交付项目的设备；没有资金，就自筹
资金垫付成本。冲破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全密闭通风系
统、远程自动监测、非接触诊疗等系统建设，为疫情防控筑

起坚固的技术屏障。
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设立。这座被称为“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鸿远
公司也深度参与雄安新区的建设中。不仅为雄安体育中
心智能化控制系统研发了水下红外监测救生系统，能在一
秒内监测到运动员抽筋、溺水等异常并自动报警、水下救
生；还为中国联通雄安产业园定制智慧园区建设方案，建
成了智慧化综合管理平台，使“无人机”“机器人”等技术产
品落地生根、创新应用。

企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陆东辉倡导的独特“雁群文
化”企业管理体系。“像鸿雁一样不畏艰难，引领团队协作
前行，当干部的更要带头冲锋。”这是他的坚守，也是企业
发展的底气。三十年深耕智慧安防领域，鸿远赢得了行业
广泛赞誉，陆东辉本人也多次荣获全国、省、市优秀企业家
称号，荣获杭州市科技进步奖。

如今，总部位于杭州的鸿远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广州、
江苏、新疆等二十余个省区市建立分公司和办事处，成功跻身
浙江省智能建筑行业强优企业、浙江省安防行业杰出建设奖
企业、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品牌企业、中国安装行业优秀企
业，成为中国智能建筑领域的一颗耀眼“明星”。

赤心报桑梓——
思乡的鸿雁牵挂着家乡的发展

事业版图虽已遍布全国，但陆东辉心中的乡愁从未褪
色，更是化作了助推家乡发展的一条条真知灼见、一份份
实干热忱。

陆东辉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家乡的发展核
心也同样在“人”。“无论何时，人才始终是第一生产力，高
邮要形成‘走出去学习、引进来投资’的双向流动。”陆东辉
建议，要鼓励高邮青年走出家乡，学习先进理念与技术，拓
宽视野格局；也要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部人才与资本入
驻，激活家乡发展动能。

在文化与产业融合方面，陆东辉提出要深耕地方IP。
“高邮有秦少游、汪曾祺这样的文化名人，有盂城驿、文游
台这样的文化地标，要像杭州打造精忠报国的岳飞、巾帼
英雄秋瑾那样，通过影视作品、书籍等载体系统性推广。”
陆东辉希望，家乡能将邮驿文化与美食文化深度结合，让
家乡的名人故事和特产走向全国和全球。

千里相隔，挡不住陆东辉那份沉甸甸的归乡之情。“只
要有机会我就回高邮看看，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根。”陆东辉
说。每次踏上故土，家族长辈们总会精心炖制鸡汤、狮子
头等美味，将最地道的高邮滋味留给远方归来的亲人；而
根植家乡，为家乡的发展奉献心力的众多长辈亲人们的足
迹，也时刻激励着他。“这几年我常回家看看，家乡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能有如今焕然一新的模样，都是每一位扎根
故土的建设者的功劳，要向他们致敬。”谈及高邮日新月异
的变化，陆东辉的语气里满是肯定和自豪。

虽生于边疆、创业于杭州，但陆东辉的根始终扎在高
邮的土壤里。他就像一只鸿雁，带着高邮人的精神特质展
翅高飞。“只要家乡有需要，我一定优先考虑回乡投资，把
鸿远的成熟技术与标杆项目带到家乡，用专业能力助力高
邮智慧城市建设。”陆东辉表示。

陆东辉：“高邮基因”淬炼“行业领雁”
□ 郭玉梅 孔令玲

今年国庆，携家人同游镇国寺。自
寺内转悠至寺外，忽见一道碧波横陈天
地——是千年运河。河面阔大，河水浑
黄，泛着粼粼波光。一条长长的驳船队自
北向南缓缓驶来，忽然拉响的汽笛声浑厚、
悠长，如远古巨兽的叹息，破空而至，直抵
心扉。霎时间，沉睡在时光深处的记忆陡
然复苏，与眼前的场景悄然重叠。

幼时，我家住在圩堤上，门前便是一条
大河。河水向西与绿洋湖的碧波温柔相
拥，向东汇聚到河道交叉的邱墅阁，由此
通往四面八方。那时的乡村，鸡鸣唤醒炊
烟、日落催人归家，汽车与火车都还是遥
远的传说，河自然就成了运输货物和连接
外界的重要通道。常有身形精瘦却动力

十足的轮船，拖着装满货物、首尾相连的
驳船，鸣着汽笛，雄赳赳地驶过，在河面上
霸气地劈出一条水道，浪花翻涌，啪啪地
拍打着河岸，船身后留下长长的八字形波
纹。

每每嘹亮的汽笛声传来，河上一片慌
忙，大小船只纷纷回避。打鱼的匆匆收网，
摆渡的急急划桨，行驶的机帆船赶紧调整
方向。我们一帮小孩子站在圩堤上，热切
地翘首东望。轮船率领着船队来了！像迎
接老朋友一样，我们热烈地叫喊着，激动地
挥手。遇到轮船上的人也向我们挥手呼
应，我们则更加来劲，嗷嗷叫着，一路追着
船队跑，直跑到无法跨越的岔河边，才悻悻
作罢。

轮船从哪里来，开到哪里去？对于它
通向的远方，幼小的心里充满好奇，也隐隐
地生出对远方的向往。

大河日复一日流淌，乡村却悄悄发生
着变化。村里有人骑上了自行车，又有人
开上了摩托车、拖拉机、小卡车……我们突
然发现，走出这片土地，除了乘船、走路，还
可以坐车。

后来我家搬迁到了镇上，大河就离开
了我的视线。但爷爷奶奶依然住在河边，
每次去看望他们，我都会见到大河。它一
次比一次瘦，河上没有了船队的身影，除了
打鱼的，连机帆船都难得一见。水花生在
河里疯长，铺满半个河面。

随着爷爷奶奶先后老去，我便没有再

见过大河。现在，高速公路和高铁都从我
的家乡穿过。每当回家乡或出差路过，我
总忍不住盯着窗外。我在寻找那条大河。
视线里飞越过大大小小的河沟，我知道其
中有它，但哪条是它，我无法辨认。

最近一次站在大河身边，我悲哀地发
现它几乎成了一条臭水沟。它的活泼，它
的暴怒，它的年轻气盛，它的生机勃勃，都
荡然无存。它还是我熟悉的那条大河吗？
还有人跟我一样记着它往昔的模样吗？

在邻村横跨河面的桥上，我看到了它
的名字——玉溪河。

有名的大江大河数不胜数，它只是一
条很不起眼的河流。人和动物都会老去，
我没承想，河流也会老去。曾经，它是乡村
的命脉，有过无限荣光；如今，它面目全非，
只留下一个“河”的名字，落寞地刻在石碑
上。

徐琴，女，1973年11月出生于高邮八
桥，《七彩语文》杂志社习作版副主编

远去的大河
□ 徐琴


